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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5_96_9C_E5_AE_BD_EF_c24_236211.htm 董喜宽曾五次被评

为“公安标兵”和“人民满意民警”，两次被评为“全国优

秀人民警察”，1999年荣立个人一等功并被授予“全国公安

战线二级英模”称号，2002年荣获“全国五一劳动奖章”

。2004年9月，在群众投票推选的全国 “我最喜爱的十大人民

警察”活动中，他名列第三名。然而，这位令犯罪分子闻风

丧胆的铁汉背后，也有着许许多多的亲情故事。 他自幼习武

，胆略超人，从警28载，在打黑除恶的历次征战中，曾数次

孤身面对枪口，生擒凶犯。 他用猎人般的机警与沉着，带领

侦查员在寒冬的野外连续设伏数昼夜，终将一伙猖狂狡猾的

盗贼收入法网。 他心细如发，面对久侦不破的犯罪现场，竟

通过一张粘满粪便的寸余纸条让疯狂作案15起的隐身色魔显

出原形。 他以一名人民警察的忠诚，不惧艰险，攻坚克难，

率领18名刑警四年间共破获重特大案件1800余起。 他，就是

现任天津市公安局刑侦局副处级侦查员董喜宽。 近年来，随

着媒体的广泛宣传，董喜宽的名字已经被越来越多的人们所

熟知。拂去那一个个刀光剑影的危情时刻，穿过他从警生涯

的峥嵘烟云，人们深切感受到了一位人民警察对公安事业的

执著与追求。 在许多人眼里，董喜宽是警界一位令人感动的

铮铮硬汉；在亲人眼中，董喜宽同样是一位有情有义的警界

楷模。 2005年年初的一天，我冒着严寒驱车百余里，来到天

津市宁河县芦台镇董喜宽家中进行了专题采访。 初冬的阳光

轻洒在窗台幽香的花草上，也映照着这个温馨的三口之家。



董喜宽的妻子廉玉艳现在是当地一家幼儿园的英语教师，女

儿董天宁现就读于天津市人民警察学院。 听着董喜宽与妻子

娓娓道来的如烟往事，我静静解读着这位警界英模的炽热亲

情。 为照顾好患病的弟弟，19岁的董喜宽毅然决定把9岁的弟

弟带到他插队落户的北大荒去生活 董喜宽1952年出生于天津

南开区一个生活拮据的工人家庭。一大家子人全靠父亲的工

资维持生活。母亲没有工作，为了贴补家用，让孩子们生活

得舒适一些，她经常在灯下纺线到黎明。 童年的记忆虽已过

去40余年，但在董喜宽的记忆深处，却时常闪现母亲灯下弯

曲的身影和纺车的吱呀声。四季轮回，春夏秋冬，母亲疲惫

而慈祥的双眼总是红红的。家里虽穷，但刚毅的母亲却常对

他们说：“你们要记住，即使家里再穷，在外人面前我们也

要体面地活着。” 董家虽然孩子多，但母亲总是想办法让他

们穿得整洁干净；家里收入不多，但母亲却想尽各种办法将

家里的生活调剂得有滋有味。 为多赚些钱，每年的冬季，母

亲常常在夜里出去帮着煤店运煤。对孩子们来说，童年的睡

梦永远是香甜的。但为了孩子们香甜的梦，寒星闪烁的夜晚

，母亲却吃力地拉着重达千斤的排车艰难地行进着。 煤店食

堂晚上偶尔会给这些临时工补助几个蒸饼。每次接过蒸饼，

母亲的眼前总是晃动着孩子们饥饿的目光。于是，母亲悄悄

把那几个蒸饼揣进怀里。 回到家，当孩子们接过带有母亲体

温的蒸饼时，或许他们只是感受到母亲的慈爱，却无法体味

岁月的艰难。一次母亲因为过度疲劳和饥饿昏倒在寒冷的柏

油路上，被工友们发现后抬到了锅炉房。温暖唤醒了母亲。

母亲感激地说了声：“这里真是太暖和了！” 艰难的日子常

常会赋予我们许多意想不到的东西。从母亲的身上，董喜宽



真正学会了面对困难和挫折时，一个人应该拿出怎样的勇气

和信心去战胜困难，更让他记住了，他是一个普通劳动者的

后代，正直与善良是他人生道路的立足之本。 这些琐碎而真

实的人生片段虽已过去40多年。但至今仍感动着52岁的董喜

宽。母亲当年勤劳而奔忙的身影，已经成为一尊不朽的雕像

，映照着他的心灵，成了他人生道路上一盏永恒的坐标。

1969年，17岁的董喜宽与全国百万知青一起，辞别父母，背

负起行囊和梦想，来到黑龙江北大荒插队落户。在那个火热

的年代，董喜宽将自己的青春和热情全部倾洒在这片肥沃的

黑土地上。他牢牢记住了母亲的叮嘱，无论日子多苦也要好

好干，也要在外人面前体面地活着！ 董喜宽自幼喜好武术，

知青生活虽然艰苦，但他始终乐观地生活着。每天清晨闻鸡

起舞，西伯利亚的严寒没有击垮他的意志，反而造就了他坚

韧刚强的性格和体魄。两年过后，董喜宽就从一位城市青年

摔打成黑土地里的行家里手。 1971年冬天，董喜宽回家探亲

时，发现九岁的小弟弟喜领因患儿童"舞蹈症"而休学在家。

此病间歇性发作起来时人无法自制，会突然大声喊叫或是乱

踢乱打，父母带着他四处求医却疗效甚微。 弟弟的顽症成了

家里巨大的精神负担，有时，妹妹的同学来家串门，为了怕

人家笑话，只好将弟弟赶到外面去。弟弟幼小的自尊心受到

了极大伤害，骨瘦如柴，性情和脾气也开始变得古怪起来。 

更让董喜宽担心的是，弟弟竟然经常与几个不良少年偷偷躲

在楼道里抽烟。董喜宽预感到如果任其发展，弟弟今后可能

由此而学坏。 那天晚上，董喜宽彻夜失眠。他很想帮父母照

看弟弟，可是自己远在北大荒，远水解不了近渴啊。经过一

夜的反复思考，第二天，董喜宽向父母提出一个让人惊讶的



想法：带着弟弟到北大荒去生活。父母怕他无法照料一个病

孩儿，始终不肯点头。但董喜宽决心已下，他对母亲:"妈妈，

我向您保证，几年后我一定给您带回一个健康的小伙子来。" 

几天后，19岁的董喜宽带着9岁的喜领告别了父母，踏上了遥

远的征程。他下乡的地方与前苏联仅一江之隔，时逢中苏关

系紧张，在边境沿途乘车时需要查验每人的边境证。为了保

证弟弟“安全”到达目的地，董喜宽将瘦弱的弟弟藏在行李

下面，他再用身体遮挡。就这样，他们一路颠簸，混过边检

，顺利到达了知青点。 混过一关，还有另一关。百万知青里

哪有带着患病弟弟下乡来的！放下行李，董喜宽硬着头皮找

到了知青点指导员左克信，向他说出了实情。让董喜宽做梦

也未想到的是，指导员拍着他的肩膀说：“你这是在做善事

啊，我们应该支持和帮助你。今后生活上有困难就来找我！

” 董喜宽回忆说：“在那个极端困难的时刻，这是我今生听

到的最感动的一句话，我把感激的泪水咽回肚里。我对自己

说，董喜宽，今后做人就要学做指导员这样的共产党人。” 

陌生寒冷的环境让幼小的弟弟感到很不适应，有时想起家里

会哭上一通。为了不耽误弟弟学业，董喜宽在当地一边求医

问药，一边为弟弟制定了周密的学习计划。 白天，他带着弟

弟下地割草放羊或是与村里的孩子们玩耍，尽量让他在大自

然的环境中放松调节心情。晚上，董喜宽每天教弟弟20个生

字，当时革命样板戏很流行，于是他一边教弟弟唱戏，一边

教戏词里的生字。 哥哥在外面月下习武，弟弟在屋里伏案读

书，其乐融融，温馨感人。 几个月后，董喜宽让弟弟亲手给

父母写了一封信。父母看到信纸上那工整的钢笔字时，始终

不敢相信是九岁的儿子写来的。 半年后，弟弟的病情很快好



转起来，脸色红润，体重也增加了。为了让弟弟逐渐熟悉这

里的生活环境，春暖花开时节，董喜宽常带着弟弟到野外游

玩，让他多呼吸些清新空气。天冷之前，他亲手为弟弟拆洗

棉衣棉裤，然后晚上一针一线地做好，放进柜子里。 在照顾

弟弟的日子里，他既是兄长又是家长。但无论日子多艰难，

他始终记住了母亲常说的那句话：无论日子多苦，在外人面

前要体面地生活。 长兄如父。生活中他对弟弟的要求是严格

的。一次，弟弟将村里的孩子打伤了。气恼之下，董喜宽将

弟弟锁进地下菜窖“反省”。 插队期间，董喜宽曾与一位东

北知青在劳动中萌发了初恋。但是，在照顾弟弟的问题上，

他们发生了矛盾。为了弟弟的未来，董喜宽毅然忍痛割断了

人生的第一次初恋，转而将满腔的爱倾洒在劳动和亲情中。

1974年，组织上要从知青点中选调两名知青回城参加工作。

在民意投票选举中，董喜宽在200多名知青中以最高票数当选

。 组织上最初准备安排他到大连海运学院，但左指导员说：

“喜宽这人很正直，还喜欢武术，我看他当警察最合适。”

一句话再次改变了他的命运，同年，董喜宽被推荐到天津公

安学校学习。 回津报到前，为了让小弟弟尽览东北大地的风

景，董喜宽还出钱委托其他返乡知青带着弟弟在哈尔滨下车

，专程游览了太阳岛和松花江。 半个月后，当董喜宽的父母

见到阔别三年的小儿子时，激动得竟哽咽无语，三年前那个

让人头痛的病孩子，如今已是一位健康而懂事的强壮少年。

一晃三十多年过去了，弟弟喜领早已娶妻生子过上了幸福的

生活。但是，他常回忆起在东北与大哥一起生活的日子。他

最大的感受就是：“大哥是我人生的第一位老师。” 一连18

天董喜宽音讯全无，卧病在床的妻子对他的态度从此变得麻



木而冰冷⋯⋯ 1976年，24岁的董喜宽从天津公安学校毕业。

按照规定，他完全可以留在市区某个分局工作。但他决定响

应学校"支援灾区"号召，到震灾最严重的郊县分局去工作。

原本可以留在父母身边的董喜宽再次选择了一次人生的挑战

，他被分配到宁河公安分局预审科工作。 宁河县距天津市区

约160华里，与河北唐山近在咫尺，辖区治安情况复杂。上世

纪七十年代末，分局车辆稀少，办案经费不足，预审员下乡

外出查案要搭乘拖拉机，而在村里住上十天半月更是常事。 

远离繁华的市区，远离父母兄弟，只身生活在百里之外的宁

河，对自己的选择，董喜宽始终无悔。1979年，董喜宽光荣

地加入了党组织。 1981年，董喜宽已经29岁了，可是忙于工

作的他仍孑然一身。这年春天，经预审科一位老科长介绍，

他与中学教师廉玉艳相识了。 23岁的廉玉艳善良贤惠，从宁

河师范英语专业毕业后，被分配到县城边缘的一所中学当英

语教师。或许是出于对警察这个职业的信任和崇敬，她与憨

厚淳朴的董喜宽携手走进了恋爱的季节。 董喜宽回忆说：“

说实话，我当时已是大龄青年，谈恋爱已经是老大难了。小

廉如此文静漂亮，还不嫌弃我的年龄长相，我非常知足。” 

一年后，董喜宽与廉玉艳幸福地步入了婚姻殿堂。 结婚后，

两人没有住房，只好借住在分局院内的一间平房里。嫁给警

察的日子对廉玉艳来说是陌生的。结婚前，廉玉艳在家里是

父母的掌上明珠，从不沾手家务活，但是结婚后，在繁重家

务活面前，她开始感到极端的疲惫和压力。 新婚不久，董喜

宽需要外出查案，他从食堂买回十几个馒头就走了。室外是

滴水成冰，那时，廉玉艳还不会生炉子，下班回到冰冷的屋

里还要批改学生作业，晚饭只好热水就着咸菜馒头草草了事



。 当时，委屈和泪水成了廉玉艳释放情感的惟一方式。十几

天后，新婚妻子在冰冷与期待中终于盼来了丈夫。董喜宽虽

想尽办法极力安慰妻子，但妻子曾经开朗热情的性格却悄然

发生了转变。 两年后，他们的女儿出生了，女儿取名为“董

天宁”，寓意天津与宁河间的姻缘。这时，家里住房也调到

一个老楼独单，董喜宽已调到了分局刑警队。 刑警的工作更

加紧张而繁忙。董喜宽在家的时间也越来越少。赶上大案，

他外出长则20多天，最少也要一个星期。在回家照看孩子的

同时，廉玉艳还要抽出时间备课。因为，学校里的每一位班

主任还要身兼体育、音乐的教学。 廉玉艳每天五点就要起床

，将孩子送到幼儿园后，急着赶到学校为学生上早自习。晚

上，乖巧的女儿总是最后一个跟着母亲离开幼儿园。 在廉玉

艳的印象中，如果晚上下班回家，能够远远望见窗户突然亮

起灯，将是她和孩子最幸福的一件事。那是丈夫平安归家的

信号。但那样的日子却是少之又少。那样幸福的时刻竟成了

一位妻子的奢望。 那时，没有出租车，多少次，她半夜独自

抱着患病的孩子步行到几里之外的医院。一次半夜里，为躲

避路上野狗的袭击，奔跑中母女险些摔倒在路上。 她不理解

，人家的丈夫当警察整天可以回家，为什么自己的丈夫却一

走就是十天半个月。按当地人的说法这岂不是过着“守活寡

”的日子？ 有时孩子住亲戚家，廉玉艳一人呆在安静的家里

，想找人说话的机会都没有，她开始感到自己的精神极度压

抑，有时半夜起来在屋里走来走去，甚至到大街上去溜达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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